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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陈瀚凡是林韵玲的长子，他告诉

记者，家里经常接到全国各地的学

生打来的电话，“凡是在电话那头直

接喊‘林妈妈’的，几乎可以断定，

十有八九，是当年那些‘问题学生’”。

当年调皮捣蛋、桀骜不驯、颓

废消沉，那些别人眼中的“刺头”、“浪

子”、“稀泥巴”，多年后，却都成为

和林韵玲最亲，走得最近的人。或许，

他们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中深切地体

会到，林老师在他们身上倾注的感

情和耗费的心血，比其他同学要多

得多。

陈寿如告诉记者，当年采矿 84

级有一名学生，喜欢绘画，对所学专

业毫无兴趣，专业成绩长期垫底，“这

孩子留级后，有些自暴自弃，因为毕

业设计不及格，也没能拿到学位证”。

林韵玲没有放弃这名学生，在严厉

批评的同时，她又耐心规劝，鼓励

他振作起来。第二年，这名学生回

校补毕业答辩时，才领悟和理解了林

老师之前苦口婆心的规劝，“那孩子

刚下火车就崴了脚，一拐一瘸地找到

林老师表达感激之情”。

工程测量 85 级的一名甘肃籍学

生曾因感情问题与同学拔刀相向，幸

被及时制止。有领导主张开除学籍，

林韵玲调查后觉得，草率处理，可

能导致学生因一时冲动而毁掉一生，

于是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之后，她

一直关注着这名同学，不时给他精神

上的引导，毕业后又把他安排在某

设计院工作。2002 年，师生在兰州

见面，学生痛哭流涕要下跪，说：“我

们村好不容易出了我这个大学生，若

不是当年您给我机会，让我醒悟，我

现在可能正在街头要饭啊 !”

有次闲聊，林韵玲向陈寿如坦露

了心声：每个孩子背后都有家庭，都

有父母，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哪个

父母不心疼孩子？孩子们也会迷茫，

也会叛逆，也会犯错，可哪个父母

会轻言放弃呢？“她是把所有的学生

都当作自己的孩子”。

后来成为博导、同事的采矿 77

级学生吴超，最佩服林老师“超强的

记忆力”。

“数千学生，不论你是哪届，也

不管多少年未见，一见面，林韵玲立

马能说出你的姓名、专业、年级、籍贯、

工作单位、兴趣、特长、爱好……常

常令人目瞪口呆。”

一次，吴超偶然间发现林韵玲一

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面记载的，

全是学生们的基本信息，工整的小楷，

密密麻麻。

吴超感叹：“她并没有超强的记

忆力，只是拥有超乎平常的爱。”

从《用一生诠释师魂——林韵玲

纪念文集》的字里行间，从记忆中难

忘的点点滴滴，陈寿如和两个儿子感

受到了大家对于林韵玲的敬重和怀

念，感受到了平凡岗位上也能作出不

凡贡献的可贵和难得。陈寿如和家人

一商量，决定捐资100万元，设立中

南大学“辅导员基金”，“用来奖励那

些和韵玲一样心系学生的优秀辅导

员”。

长江学者、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

吴爱祥是中南大学采矿专业 79 级学

生，他还记得当年林韵玲老师领着

他们看的一部电影《红菱艳》。

这部电影里有一只神奇的红舞

鞋，只要穿上它，就能跳出世上最美

的舞蹈，可一旦穿上就脱不下，要一

直跳下去，一辈子停不下来。吴爱祥

说：“林老师脚上就像穿了一双这样

的红舞鞋。”

陈寿如告诉记者，妻子林韵玲有

两个家，一个是夫妻俩的小家，另一

个家，是在中南大学里的学生宿舍“十

舍”。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采矿、城

市地下建筑、工程测量、城市规划

等多个专业的 23 届学生都一直住在

这里。

陈寿如说，每天早上天不亮，林

韵玲就去了“那个家”。白天在采矿楼

上班，晚饭匆匆扒两口，又去那儿了，

再回来往往是后半夜。“两头见不着

人，天天如此”。

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十舍，

忙啥？学生们可记得清清楚楚。这些

都可以在《用一生诠释师魂——林韵

玲纪念文集》找到：“早上把我们一

个一个从被子里拎出来，赶到大操

场跑步、晨练”“检查寝室卫生，连

脏衣服、臭袜子都催着我们去洗”“逼

着我们读英语，背单词”“晚上主要

是检查晚自习，检查作业”“开会”

“谈话，没完没了的谈话”“组织学习，

组织年级、班级活动”“查寝，看我

们晚上归号了没有”……

在林韵玲小儿子陈小方幼年的记

忆中，母亲大多时候都在与人谈话，

“跟学生谈，跟老师谈，跟家长谈；

在办公室谈，在学生宿舍谈，在路

边谈。每次谈很久，找上门来的就在

家里谈，家里房子小，她们谈她们的，

我该学学，该玩玩，该睡睡，两不

相妨”。

中南大学的采矿楼前，当年林韵

玲领着学生们种下的排排小树，枝

繁叶茂，业已成林。林韵玲带过的

六千学生，也像这些小树一样成为了

栋梁之才：他们有的成了长江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有的成了大学校长、

博导、教授；有的成了企业精英、领

军人才。

“如果 1960 年大学毕业，她和我

一样搞专业的话，以她的资质，成就

一定不会比我小，而她偏偏无怨无

悔地选择了辅导员这条路。她比我辛

苦得多，也勤奋得多。”陈寿如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也不知是哪一届学生背

地里给林韵玲起了绰号“马

克思主义老太太”，让在国

家安监总局任副司长的 85

级学生薛剑光记忆犹新。也

许是林韵玲太“正统”，太

执著，太喜欢关心学生的思

想、情绪，习惯动不动就引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许是

她太擅长找学生谈心交心，

太爱唠叨……反正，学生们

觉得这绰号挺适合，就这么

一届一届传了下来。

大学毕业后，林韵玲留

校担任学生辅导员，坚守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

线，并且一干就是 31年。

老领导、老同事，时任

系党总支书记的唐祖佶教

授，还记得林韵玲带领学生

专干和全系学生学习马列学

说和毛泽东著作的情景：“读

一本书，做一件好事，唱一

首好歌，写一篇心得，搞一

次义务劳动，组织一次参观，

主动办一次学雷锋汇报会，

出一次专刊。”当年林韵玲

组织的“八个一活动”，老教

授至今如数家珍。

陈寿如感到欣慰的是，

林韵玲是盖着党旗走的，“这

是她一辈子的精神支柱和追

求，也是对她一生最大的肯

定”。

年近八旬的老院士古德

生教授与林韵玲相识半个多

世纪，这位习惯用精确数字

和图纸说话的中国矿业工程

领域著名科学家，用诗一般

的语言来形容他所熟悉的林

韵玲：“大地造化亿年的硅

化木，人们能想象出它当年

枝繁叶茂的身驱，如今已升

华为亮泽晶莹的美玉，它那

活体时的年轮，清清楚楚地

记载着久远的信念和业绩，

它依然素面朝天，忠实地守

护着旷世以来的心思。”

学生们陆续走了。

墙上的照片，是林韵玲

生前自己最喜欢的那张。如

今，照片中的她只能静静地

注视着学生们远去的背影，

镜片后面，依旧是那道慈

祥而灼热的目光，一如很多

年前，她把这些风华正茂的

孩子们，一个一个送向远方

……只是，学生们再也听不

到她那带着闽南口音的熟悉

的叮咛声了。

陈寿如没料到，妻子林

韵玲的追悼会来了这么多

人，三分之二都是林韵玲的

学生，其中不少是挤时间从

全国四面八方赶来的，为的

是见“林妈妈”最后一面，

“‘大老爷们’当场哭倒一

片”。

作为林韵玲的大学同窗

和丈夫，研究了一辈子爆破

技术的陈寿如在想，自己也

是老师，带了五十多年的学

生，学问做到了博导，做到

了国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做到了公安部安全技术专

家，可论在学生们心中的“当

量”，却远远不如妻子——

这位成天围着学生团团转的

“婆婆嘴”。

52 万字，142 位学生的

追思。林韵玲的同事和学

生出版了《用一生诠释师

魂——林韵玲纪念文集》，

来记述他们和林韵玲在一起

的点点滴滴。

翻着翻着，陈寿如空空

的心渐渐填充起来，他明白

了：自己一辈子是“活”在

讲台，“活”在实验室、施

工现场和一个接一个的项目

中；而林韵玲的一辈子，是

“活”在学生们的心里。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通讯员 周科际  供图：中南大学宣传部

她出自寒门，是大学里一名“不起眼”的辅导员，兢兢业业工作了 31 年；
她的学生中，有的成长为长江学者、博导教授，有的成长为企业精英、领军人才。
但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叫她“林妈妈”。

在她去世后，众多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送最后一程，其同事和学生还为她写
下一本长达 52 万字的追记文集。

她就是中南大学辅导员林韵玲。
4 月 3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往中南大学参加了林韵玲事迹座谈会。在

会上，她的家人捐资 100 万元，设立中南大学“优秀辅导员奖励基金”，以奖励
像林韵玲那样心系学生的优秀辅导员们。

中南大学优秀辅导员“林妈妈”走了——

100万元，家人设基金奖励像她一样的辅导员
停不下来的“红舞鞋”

电话那头一声“林妈妈”

“马克思主义老太太”

“林妈妈”离世，学生们写下52万字文章追忆


